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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一段著名文字，指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经过的国家和地区。

其文曰：“自日南障塞、徐闻、合浦，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国，又船行可四月，有邑卢没

国，又船行可二十余日，有谌离国，步行可十余日，有夫甘都卢国。自夫甘都卢国，船行

可二月余，有黄支国。……自武帝以来，皆献见。有译长属黄门，与应募者俱入海，市明

珠璧琉璃奇石异物，赍黄金杂缯而往。”从文字看，这条交通线最初是因丝绸贸易而开辟，

即是丝路，又是商路，也是南海丝绸之路的由来。姑且勿论这条交通线所经国家和地区相

当于今天何地仍有很多争议，即使其中始发港之一的徐闻港地望，也还是见仁见智，难以

统一。而近年问世《南海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始发港——雷州城》一书”
[1]
，几乎众口一词

肯定汉徐闻港就在今天雷州城附近，似乎这历史悬案可以画上一个句号。笔者以为不尽然。

虽然书中论文列举很多证据说明汉徐闻港非今天雷州城附近莫属，且也确实有其道理，但

也不容忽视，对这一历史悬案，同样有不少人主张这个港口在今徐闻县西南海岸一带，这

也值得重视。笔者拟从区域历史地理角度，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，因有些观点可能与现

行结论相左，故曰“新探”。

一、港口命名与行政建置关系

港口作为客货集散枢纽或中转口岸，为了便于分流来自不同地区流量，或因建港条件

所限，往往有拥有多个港区（作业区）或码头，并且管理机关与作业区分离。历史上广州

港，除了数度变迁的黄埔港以外，还包括佛山港、屯门港、澳门港等。屈大均诗曰“广州

诸泊口，最是澳门雄”
[2]
，便是证明。而今日之广州港，则由黄埔港、新沙港区、内港港

区及虎门外港区等组成，海岸线长达 400 公里，都可统称为“广州港”。又今日深圳港，

则包括了蛇口港、赤湾港、妈湾港、东角头港、盐田港等，但同样也可统称为“深圳港”。

由古今港口分布的事例，似可得到一些启示，即汉代徐闻港，有无可能不止一个港区，而

由两个或更多港区组成，分布在不同地域，共同承担客货吞吐功能，但因都在古徐闻县境，

故泛称为“徐闻”港。

港口命名，离不开行政建署，即多以港口所在政区名称。如未有广州之称以前，广州

港称番禺港，即为广州港之前身。三国时广州一词出现以后，也有使用旧称的。如南宋《舆

地纪胜》曰“番禺控引海外，诸国贾胡岁具大舶，赍奇货，涉巨浸，以输中国”
[3]
。不管

称番禺港还是广州港，都与港口所在政区相关。汉元鼎六年（前 111）始置徐闻县，隶属

于合浦郡。徐闻县地域范围广及整个雷州半岛。半岛东、西、南海岸线漫长，属台地溺谷

海湾，潮差大（可达 2 米），潮流动力作用强，潮汐通道良好，可供选择为港口的地点不

少。这就提供了为满足不同地域需要而设置多处港区的可能。他们都会被命名为与政区对



应的同一港名。例如汉代北部湾周边的港口名称都与政区名称一致，合浦郡有合浦港，日

南郡有日南港，徐闻县有徐闻港等，但不能排斥他们有多个港区。这就增加了寻找这些港

区的困难，徐闻港也可能属于这种情况。

古代港口多依托行政中心城市建设生存，所以政区沿革也成为港口兴废的一个标志。

徐闻县治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徐闻港地望转移。按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主编的《中国

历史地图集》，汉代徐闻县治及西晋徐闻（珠官）、三国吴、南朝齐、梁、陈三代的齐康郡

郡治和徐闻县县治均在今徐闻县西南部。此前 1966 年编印《广东省地图·历史地图集》

则把两汉、三国（吴）、东晋、南朝刘宋时期徐闻县治放在今徐闻县更偏西的迈陈港内。

对于今海康县（即雷州市），以上两图集都未将古徐闻县置于县治。这自有他们的根据，

此不述。1995 年新编《广东历史地图集》又对以上古徐闻县县治作了修正，全部表示在今

海康县治。至《南海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始发港——雷州城》一书，基本排除古徐闻县治在

今徐闻县境的可能性，形成在古徐闻县治地望上诸说并存的局面。
[4]
这实际上与古徐闻港

地望联在一起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支持了一港两区的可能性。

二、考古遗址支持一港两区说

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，广东省博物馆和徐闻、海康等有关文博部门，对雷州半岛地区

作了多次实地考古调查，从发现汉墓及其他出土文物，显示今徐闻和海康都有可能是汉徐

闻港的作业区。

1973 年和 1974 年广东省博物馆等在徐闻县西南沿海华丰、红坎、槟榔埚等村发掘 51

座东汉墓，另在西连、角尾、迈陈、竹山、徐闻县城附近等地发掘一些汉代遗址和墓葬，

出土一批陶器、铁器、五铢钱、银和珠质饰物等。据此认为，徐闻西南沿海在汉代是一个

人口稠密地区，并指出“解放（新中国成立）后广东各地发现的汉墓凡密集成片者，几乎

都是当时的郡县城郊。因此，我们认为汉代徐闻县城应该位于这片范围之内”；而“现今

的海康县城位于雷州半岛中部，并非海港，距琼州海峡也较远，附近也未发现大片的汉代

遗址或墓葬，因此不可能是汉代徐闻县城的故地”
[5]
。根据 1981 年开始的文物普查成果而

编辑的《中国文物地图·广东分册》更标示在徐闻迈陈一带有昌化坡汉墓、土旺村汉墓、

讨养岭汉墓、华丰岭汉墓群、提塘村汉墓、汉华丰港遗址；在县城西南、东南海滨则有二

桥村汉遗址、红坎村东汉墓群、角尾东汉墓群以及县城南郊槟榔埚村、北潭村、石园村东

汉墓群等
[6]
。此图集出版以后，有关部门又对上述地区进行文物考察，不但进一步验证所

示结果，而且在仕尾村附近首次发现“万岁”瓦当，其风格与五华县城狮雄山、澄海龟山、

乐昌城郊汉代建筑遗址出土同类文物有很多共同点，显示当地必有官衙一类行政管理机构

建筑
[7]
，即古徐闻县城应在今徐闻西南沿海一带。

在今海康县城附近，则有白沙镇乙年村汉墓群、火炭坡汉墓群、雷高镇竹下村汉墓群



等，另在西海岸企水镇、南部英利镇也发现一些汉墓群
[8]
。另现存海康博物馆的海康城东

全茂坡古墓葬中的汉代陶纺轮也为数不少
[9]
，说明这一带也是人口较密集，有一定经济基

础的聚落或城镇。当然，文化遗存可以“补史之缺，续史之无”，但一个地区历史久远，

人类活动频繁，也可能对文化遗址造成破坏，以致今天发现不多。从海康以后的开发和经

济水平看，不无人为破坏文化遗址的事件。由此推判，汉代今海康有可能为往来船舶停靠

港湾。

三、汉代番禺不是始发港

无论古徐闻港或古徐闻县城在何处，都不是孤立问题，作为南海航线一个港口，它离

不开番禺这个岭南最大经济都会。战国时番禺是个原始聚落，有人称之为渔村，秦为南海

郡和番禺县治，到西汉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、东汉班固《汉书·地理志》等虽然明

确指出番禺是海内外商品辐辏中心，但没有说它是对外起航发舶的港口。番禺政治、经济

地位又十分重要，且为南越国都城，如果真为始发港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岂有不记载之理。

近年有人以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秦汉（今改作秦）船台为理由，进一步论证番禺为始发港。

但这个“船台说”疑点多，难以支持始发港论断。然而，番禺作为集散中外商品的功能和

港市地位无可置疑，只是集散方式，可以是水路，也可以是陆路，或者水陆联运。按汉代

航海技术和造船能力，航船不能远离海岸，外来商品可以上岸，从陆路集中番禺；相反，

番禺也可以同样方式，将商品从陆路集中某一港口，再转运海外。大抵三国孙吴以前，我

国史书上记通商南海西蕃诸国史事，常说在徐闻、合浦、日南以南若干里。上述《汉书·地

理志》即是。但从两晋南北朝开始，常称距广州若干里了，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所记“广

州通海夷道”，即说“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（今香港屯门），乃风帆西行，二日至

九洲石（今海南东北七洲列岛），又南行二日至象石（今海南东部大洲岛）”。显见，晋代

以前，广州未能直接与海外通航，仍需徐闻、合浦、日南等港为中转口岸，才能实现自己

的功能。这些中转口岸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广州的外港。位处广州和琼州海峡之间的海康，

一有雷州湾众多岛屿为屏障，二有南渡河横贯，三是附近已有一定开发积累。这使海康可

被选择为一个港区，实现与番禺之间的海上或陆上往来，海康以北遂溪县城附近发现南朝

时代波斯银币和其他金银饰物
[10]

，说明有陆上交通线经过，并与海上交通相配合。

四、琼州海峡海况险恶，不利通航

从海岸带及近海自然条件看，雷州半岛东部冬季盛行东北风，夏季盛行东南风，海上

风浪大，沿海沉积也很旺盛，不及西部海岸条件优越，所以一般说来港口选址困难，唯雷

州湾有良好避风条件，海康得此地利，能够成为港口。但南行至琼州海峡，海况大变，成

为汉代沿海航行一大障碍。

琼州海峡宽窄不一，最宽约 40 公里，最窄仅 19.4 公里，平均约 30 公里；水深也很



悬殊，平均深 44 米，最深可达 120 米；风向、海流复杂，变化很大，特别是海峡东入口，

更是航海危险区，古人视为畏途，航行尽量避开。另外，琼州海峡又是“海上老虎”鲨鱼

出没海区。唐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在记述琼州海峡时，指出：“舟子曰，此鳅（鲨）鱼喷气，

水散于空，风势吹来，若雨耳。交趾回人，多舍舟，取雷州缘（沿）岸而归，不惮苦辛，

盖避海鳅之难也。”
[11]

既然唐代从交趾航海入粤都要舍舟登陆，则汉代更是如此。这种状

况，往往为许多人所忽视，以为从广州西南行，过琼州海峡即可入北部湾。

恰恰是这个航行高危险区，改变了雷州半岛港口分布格局。东南亚史专家陈序经先生

曾指出，航船如从海康出发，须绕过危险的琼州海峡，故古徐闻或置于雷州半岛南端为是。
[12]

若经海南岛东南部南下，需经七洲洋，即西沙群岛，也是航海危险区，自昔舟人云“去

怕七洲，回怕昆仑”（即越南南方昆仑岛海域）。这样，最好的航线是避开琼州海峡，取道

北部湾南下。若此，抵达海康港不可能再南下，应取陆路到北部湾，这是雷州半岛西部应

有港口的一个缘由。

五、北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

秦汉定都关中，经济重心偏西，与岭南和海外联系，过秦岭，入汉中，跨洞庭，溯湘

江，经灵渠，顺湘桂走廊，过鬼（桂）门关，顺南流江即出北部湾。所以《汉书·地理志》

所列三个对外通商港口，都环绕北部湾分布。其中合浦港地位至为重要，其地望即合浦“故

城在廉州府合浦县东北”
[13]

，这已为中外学术界认可，在此不赘。日南港今不在我国境内，

姑且勿论。直到唐代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之前；湘桂走廊和贺江交通线地位并未动摇或削

弱，由此也形成岭南开发自西向东、从北向南空间推进格局。番禺在三国以前不是始发港

也与这个总体经济格局有关。古代贬谪岭南官员，多循此道南下，唐李德裕贬海南，即有

“一去一万里，千之千不还，天涯在何处，生度鬼门关”之叹。宋苏东坡贬海南，从徐闻

递角场渡海，在澄迈通潮阁上岸。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：“宋时，苏公渡海，由徐闻县直

指澄迈县通潮驿，非今日由海安指海南也”。
[14]

这清楚地表示在历史早期，由于琼州海峡

限制，北部湾交通居主导地位，港口也沿海岸线分布，并各有其腹地。大抵日南港以今越

南中北部、合浦港以桂南和西江流域，甚至巴蜀等为腹地。至徐闻港则应以雷州半岛和海

南岛为腹地。徐闻港要辐射所及范围，港址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。

六、徐闻应扼琼雷交通的门户

秦代，内陆商人已进入海南岛经商。南越国时期，赵佗势力已及岛上。但直到汉武帝

平南越国，海南岛才正式归入中央王朝版图，并在岛上设两郡十六县，达二万三千多户
[15]

。

这在汉代是个不小的数字，比西汉平帝元始二年(2)南海郡 6 县 1.96 万户还要多，亟须要

加强政治统治。海南又是我国棉花、蚕桑、丝绸重要产区。汉人初履岛上，只见一派“男

子耕农，种禾稻、纻麻，女子桑蚕织绩”
[16]

田园风光，朱崖太守孙幸因滥征“广幅布”而



被杀。这说明经略海南需要一个良港，即是货物运输港，也应是军港。这样的港口，在汉

代海南未见记载。琼州海峡西出口，连通北部湾，出口海域宽广，风浪较小，适宜选择港

址。汉军进攻海南，作战路线主要在岛西部和北部。如琼山县城西 30 里的烈楼港“乃汉

军渡海之处”
[17]

；又海南西部多伏波庙，为纪念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和东汉伏波将军马援

而建。汉代开发海南，主要在西部和北部，作为控制海南的门户，宜尽可能接近海南开发

区域，同时又顾及雷州半岛。西汉放弃海南以后，东汉为了恢复对海南的管治，曾设朱卢

县（或朱崖县），隶合浦郡。但该县不在岛上，而在对岸。据谭其骧教授考证，“朱卢县故

址在今博白（广西）或玉林是很可能的”；三国时，孙吴曾置珠崖郡，也不在岛上，而“是

在雷州半岛的南端合浦郡的徐闻县境内，徐闻当为孙吴用兵海南的基地”
[18]

。这个基地应

是徐闻港。至于这个海港地望，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温水注》引王范《交广春秋》曰：

“朱崖、儋耳二郡，与交州俱开，在大海中南极之外，对合浦徐闻县。清朗无风之日，遥

望朱崖洲如困廪大。从徐闻对渡，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。”这段话说得很清楚，海南岛

郡县建置时间与交州相同，交州辖下合浦郡徐闻县就在海南岛对岸。否则，站在对岸望不

见海南形状像一个谷堆。又明确说“从徐闻对渡”，显见这个港口在琼州海峡北岸，又说

帆船顺风一日一夜可达海南，则距离不会很远。今湛江港与海口港航程为 183 海里，即 333

公里，位处雷州湾内的海康城至海口也在这个航程之内。在航海技术水平低下的古代，一

日一夜不可能完成这个航程，所以这里说的徐闻港，在琼州海峡北岸某个地点无疑。又今

海康县建于隋，今徐闻建于唐，《交广春秋》所称徐闻当然是汉置徐闻县。结合上述考古

遗址，应在今徐闻县西南海滨寻找汉徐闻县治。另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中“汉置左右

侯官，在徐闻县南七里，积货物于此，备其所求，与交易有利。故谚曰‘欲拔贫，诣徐闻’”
[19]

。这样一个巨大商业转运中心港，必须拥有广大腹地，又是商贾云集之所，扼琼州海峡

交通门户。按以上各种分析，它不出海峡北岸，故谭其骧教授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主

张汉徐闻县在雷州半岛南端不无道理，也与宣统《徐闻县志》说汉代徐闻县城“前临海，

峙三墩，中有淡水，号龙泉”相一致。

七、徐闻两港区应有陆路交通

如果徐闻港在今海康和今徐闻都存在一个港区的话，那么他们之间的联系，应通过陆

路进行。上述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已记交趾回来的人，要舍舟登陆，沿雷州海岸而行，肯定

了琼州海峡难以通过。由此可以推想，徐闻两港区存在一条陆路交通线。雷州半岛地势平

坦，今海康、徐闻之间石卯岭也不过海拔 272 米，以它为分水岭构成的放射状水系沟通沿

海，不但为沿海地区提供淡水，也是良好通道。越过这个低矮分水岭，或者绕其周边，即

可实现海岸东西交往。海康县南英利镇即有不少汉墓，说明那里汉代有较大聚落，并可能

为交通线所经。到元代，在今徐闻和今海康之间，设英利和将军两个驿站，明代设遇贤站，



清因之。
[20]

元代以来两地这条通道，纵贯雷州半岛，抵海康后分两支，一支北上遂溪通广

西陆川，一支沿海岸经今湛江、吴川、电白、阳江、恩平、开平抵广州。由此上溯，历史

早期今徐闻、海康应有陆路交通，作为两港区纽带。当然，这需要进一步研究。

八、小 结

汉代以北部湾为海上交通中心，徐闻港不应游离于这个中心之外，即应沿其周边分布。

而番禺作为一个中外商贸都会，但又不是始发港，需要一个外港来实现其功能。海康县具

备建港条件，且长期为雷州半岛各级政区建置中心，应是汉徐闻港一个但不是唯一的港区。

而今徐闻县西南沿海，因有大量汉墓及其他汉代文化遗址，又扼琼雷交通要冲，在琼州海

峡不利通航历史条件下，更有条件成为汉徐闻港所在。这样在雷州半岛东西海岸可能形成

两个皆以徐闻命名的港区，共同实现港口功能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关于汉徐闻港地理位置，时下歧见甚多，亟须认真研究，不断修

正。本文也想作为引玉之砖，或挑起更多的讨论，以求得问题的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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